
巴蜀作家文萃·第3辑


情丝恨缕
    
侯洪波 (?) 著


黄河 出 版传媒集团


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




巴蜀 作家 文萃 · 第 3 辑


情丝恨缕
    
侯洪波 (?) 著


黄河出 版传媒集团


宁 夏 人 民 出 版 社




    图 书在版编 目 ( C I P ) 数据
    

情丝恨缕 / 候洪 波著 . — 银川 : 宁 夏人 民 出版社 ,


2 0 1 0 . 11
    

( 巴蜀作家文萃 / 胡 容主 编 . 第 3 辑 )
    

I S B N 9 7 8 - 7 - 2 2 7 0 4 5 8 7 - 8
    Ⅰ

. ①情 … Ⅱ .①侯 … Ⅲ . ① 长篇 小 说 —中国 — 当代


Ⅳ . ① 1 2 4 7 . 5
    

中 国版 本图 书馆 C I P 数据核 字 ( 2 0 1 0 ) 第 2 1 7 8 0 1 号


情丝恨缕    侯 洪波  著


责任 编辑  康景堂


装 帧设计  圣  立


责任 印 制  霍珊珊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   址  银川 市北 京东路 1 3 9 号出 版大厦 ( 7 5 0 0 0 1 )


网    址  www . n x c b n . c o m


网 上 书 店  w w w . h h - b oo k . c o m


电 子 信箱  n x h h s z @ y a h o o . c n


邮购 电 话  0 9 5 1 - 5 0 4 4 6 1 4


经    销  全 国 新华书店


印 刷 装 订  四 川 西南 建筑印 务 有 限公 司
  开

本  8 8 0 m m × 1 2 3 0 m m 1 / 3 2  印 张  6 8    字数  1 7 0 0 千
  

印刷 委 托 书 号 ( 宁 ) 00 0 5 7 0 5    印 数  1 0 0 0 套
  

版次  2 0 1 0 年 11 第 1 版    印 次  2 0 1 0 年 11 月 第 1 次 印刷
  

书 号  I S B N 9 7 8 - 7 - 2 2 7 - 0 4 5 8 7 - 8 / I· 1 1 9 6
  

定    价  2 8 6 . 0 0 元 ( 全 1 0 册 )
  

版权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


1
    

夏 日 的天气真是神秘 难测 , 刚 才还 很明 丽的 天空 , 几股凉


风吹过 , 乌云骤涨 , 霎时 间 布 满天 空 。 那轮稍 稍有 些偏西 的 日


头 , 不一会儿就被埋到 了浓云深处 。
    

乌云越来越低 , 一座座 山 峰好像高 起了许多 , 很快就要和


乌云相接了 。 老天就像一 口 十年都没有 沾过油 星 的大铁锅 , 倒


扣在人们 的头 顶上 , 要不 是 四面 高 山 撑住 的话 , 恐怕 真会压死


人的 。 虽然离夜幕的降临还早 , 但光线却已经暗得不行了 。
  

群 山绵延起伏 , 没有尽头 。
  

这时 , 在老鸦 岭 半 山 腰的一条山 路小径 上 , 正匆 匆 忙忙地


行进着一男一女两个单薄 的身躯 。
  

“ 糟了 , 要下雨 了 ! ”
  

“ 可不是 吗 ? 常言说 , 风是雨的脚 , 风过雨就要 落 , 这风就


是雨来的前兆 。 ”
    

话音 刚落 , 指头 大的几滴雨正好打在前边那女孩子的头上 。


她本能地抬头看 了 看浓云密 布 的天 空 , 用 手理了 理被 汗 水浸过


的头发 , 说了声 :  “ 雨 已 经来了 ! ” 同 时加快 了脚步 。 这是一张


还略带几分稚气和天真的女孩子脸 庞 , 白净 的面皮 , 两颊微微


泛红 , 薄嘴唇 , 细长的柳叶眉下 , 镶嵌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 睛 。


她身段柔 和优美 , 高 度适 中 ; 从她那双转动 的 眸子和还不十分


丰盈的体态 , 可以 看 出她是个活泼可 爱而且能歌善舞的女 孩子 。


这时 , 虽然她背上背 着显得有些沉重的铺盖卷 , 但并不影 响她


那形体的柔美和温雅的风度 , 反倒 使她走起路来更显得有些婀


娜多姿 。 她叫 史春英 , 今年刚好二 十岁 , 在树人中 学读书 , 今


天高 中 毕业了 , 正 回 家 。 那男 的 呢 , 叫 尹怀 志 , 今年二十 一岁


了 , 他们是同班同学 。
    

风时大时小 , 四周是一 片 “ 沙 沙 ” 的雨声 , 天河水在 “ 哗


哗哗—— ” 地响个不停 。 光线更暗 了 许多 , 风夹着雨点 , 打在


人们的脸上 , 让人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 。




    “ 我们找个地方躲躲再走吧 , 春英 ! ”
    

“ 何必呢 ! 这才是真正 的经风雨 、 见世面嘛 ! ” 她笑了 笑 。
    

“ 说的倒不错 , 可是 , 你背包中 的宣传资料淋湿了 怎么办 ? ”
    

“ 不会 的 , 我 是用塑料纸包起的 。 ”
    

“你还真是个诸葛亮 , 挺有远见的啊 厂
    

“ 有远见 , 又不淋得像个落汤鸡了 。 ”
    

“你不 是说这是 真正 的 经风雨 , 见世面 吗 ? ” 他 回 敬了 她


一句 。
    

“ 哼 , 你报复人还 真快啊 ! 不 过 , 我 看你却算不得君 子哟


. . . . ..”
    

两个正说笑得欢快 , 脸上 的汗水和 着雨水 直往他们 的嘴里


钻 , 于是 , 谁也不再开腔了 。
    

雨越来越大 , 闪 电 、 霹雳 、 雨点 搅和 成一片 , 一起 向 他们


袭来 。 此时此地 , 在他们 的周 围 , 除 了 雷 电 的 轰击和 滂 沱大雨


的冲刷以外就什么也不存在了 。
    

他们在泥泞 的 小道上艰难地走着 , 路一溜一 滑 的 , 很不好


走 。 有时一不小心 , 一脚踩去 , 会 溜 出 老 远 。 他们 浑 身 的衣 服


都湿透了 , 但谁也没有停下 来 。 再说 , 荒村野地 , 也没个可 以


停下来躲雨的地方。
    

过了 好大一阵 子 , 雨渐渐小 了 , 他们 也终于 走完 了 老鸦岭


那崎岖的 山路 , 来到 了一条河边 。 两人用手抹了 抹满脸 的雨水 ,


又捋了 捋头发 , 相视一笑 , 向 泊在岸边的一条小船走去 。
    

“ 看你们淋得 简直就像水猫 子 啦 , 这么 大 的 雨 , 也 不躲一


下 , 走得热热的 , 谨防着凉啊 ! ” 船工 老头儿何大爷关切地望着


他们 说 。
    

“ 不会 的 , 大爷 , 你怎 么还没 回家休息 ? ”
    

“ 你真好像在等我们一样 , 真谢谢你老人家 了 ! ”
    

“ 不用谢了 , 年轻人 , 这是我 的工作嘛 ! 越是狂风暴雨 , 赶


路人的心也就越切呀 ! 我 怎么能走呢 ? ” 老 人脸上露出 了快乐 的


微笑 。
    

“ 哟 , 衣服都湿透了 ! ”
    

“ 真有意 思 , 这真是一 场天然淋浴 。 ”
    

“ 你们现在回 来后 , 多久又 去 ? ” 老头儿 问 , 两年来 , 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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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一次地这样问过他们 。
    

“ 我们毕业了 , 现在不 去了 。 ”
    

“ 那要去读大学 了 ? ” 老人是关切的 口 气 。
    

“ 大学 ? 不 , 我们 回乡 , 读农业大学 。 ”
    

“ 读 了 那 么 多 书 , 回 去扛锄 头 ? 那 何不如 当 初 就 不读 书


的好 ? ”
    

“ 哈哈… …你老人家不懂 , 读了 书 的农民 叫新农民 。 有了 这


些新农民 , 农村的面貌会大变的 , 再过两三年 , 你老就看吧 ! ”
    

“ 看 ? 我看 了这几十年了 , 还不是那个老样子 ! ”
    

说话间 , 雨又 大起来 了 , 雨点 打在船篷上 , 像擂鼓似的响


个不停 。 老人不知又说了 些什么 , 春英 、 怀志他们都没有 听清


楚 。 他们望着那宽广水面上被雨 点击起而又跌落的水球 , 谁也


不说话了 。
  

船在水面上缓缓地行进着 。
  

“好大的雨啊 ! ” 怀志看了看河面 。
  

“是啊 , 我看 到这景象 , 才真正理解 了宋朝诗人苏轼的 ' 白


雨跳珠乱入船 ' 一句写得是多么 的入情入境 ! ” 春英说 。
    

“ 你真是博古通今 , 触景生情 , 信手拈来都恰如其分 。 ”
    

“ 你又机枪加刺刀 了 ? ”
    

“这是真的 !” 二人同时笑了 。
    

雨声更紧 了 。
    

突然 , 怀志从衣袋 里 掏出 一个红皮 日 记本 , 那本 子有些地


方已 经被雨水浸湿 了 , 怀志边想边用笔在上 面写 了起来 。 几 年


来 , 怀志一直坚持这样 , 总 是随身带着个小本 , 一有感想或是


什么的 , 他就会马上 记下来 。 正 因为 这样 , 以 至 于他 的文 学 功


底在这几年的学 习 生 活 中 长进了 不少 。 在学校 , 他是学校 广播


站的业余通讯员 , 同 时也是校宣传 队和墙报 、 专刊的写作 能手 ,


偶尔还有点 “ 豆腐块 ” 文章发表在地区 的小报上 。
    

“ 诗人 , 你的诗兴又 来了 吧 , 等会儿看 你的大作 。 ” 春英笑


着说 。 她望望怀志 , 一副沉思 的面孔 , 宽额 、 大鼻 、 白 净 的面


皮 , 被雨水打湿了 的一 绺 黑发挂在 额前 ; 有 轮廓的嘴唇仿佛要


说出动人的话语 ; 转动 起来很有光泽的 眸子 , 足 以 证明 他是一


个精 明而充满活力 , 帅气 又十分值得可爱的年轻人 。




    “ ‘ 萝 卜丝 ’ , 我常说 , 我写 的 只能算是 四言八句 , 根本不 能


叫诗 , 还得请你多多指教 。 ” 说罢 , 他非常大方地把本子递了 过


去 。 春英慌忙去接 , 不想正好碰到 了 怀志 的手指 , 他 们互 相之


间都神经质地一颤 。 这是一次偶然的触碰 , 可就是这非常短暂


的一瞬间 , 他们同时都感觉到 了对方的皮 肤是那样的柔和 细嫩 ,


也同时产 生了 一种莫名 的 紧 张 和慌乱 , 尽管 是那么 的 短 暂和


轻微 。
    

春英接过笔记本一看 , 上面工工整 整地写着 一首诗 , 题为


《 冒雨归 》 :


回 家 途 中 遇暴雨 , 满 面 灰尘 天公洗 。


轻装登程向 前进 , 任凭狂风恶浪起 。
    

春英看着诗沉思起来 , 尹怀志 的复杂心情她是理解的 。 尹


怀志的品 德 、 人格她也是清楚 的 , 因 为 他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,


两小无猜 , 同 在一起玩 , 同 上小学 、 同 读初 中 、 又 同 时走 进高


中 的校门 , 现在又 同行 回 家… … 十年 了 啊 , 这 十 年是漫 长 的 ,


然而现在想来 , 又是极其短暂的 。 虽说这十年是他们 读书的 十


年 , 可也是他们人生 中 起伏不平的十 年 … … “ 满面灰尘 ” , 是


的 , 毕业前夕 , 正值学校结合全国 形势对 “ 唯 生产论 ” 进 行大


批判 时期 , 由 于班主任李老师因 为努力大抓教学质量而被批斗 ,


尹怀志等几个学生也因 为成绩好而被说成是走 “ 白 专道路 ” , 使


他们的思想受到 了很 大的冲击 。 那些过激 的 口 号 , 莫须有 的罪


名 , 不就是扑 向 他的满面 “ 灰尘 ” 吗 ? 现在毕业 了 , 总算可 以


跳出 这个是非 圈子 了 。 而 今又 向 广 阔 天地走 去 , 在那里 , 正是


年轻人发挥聪明才智 的地方 。 他现在要轻装登程 , 说明他并不


会因 为受过 冲击而气馁 , 他还要在新的岗 位上驰骋 。 “ 任凭狂风


恶浪起 ” , 这正是他 坚强 意 志 、 坚 定立场 的写 照 。 在那次运 动


中 , 不论是大人物的讹诈 , 还是不觉悟 者的盲 目 起哄 , 尹怀志


都一直能站稳立场 , 认定李老师抓教学质量是正 确 的 , 受尽打


击也不屈服 , 坚持不随便乱说李老师的 坏话 。 怀志 , 你真不 愧


为堂堂男子汉 , 不愧是在新中 国成长起来 的一代热血青年 。
    

史春英看着这首诗的初稿 , 她的脑海 里像放 电影一样 回 忆




着他们所走过的历程 。 尹怀志望 着春英那 认真严肃的神情 , 他


看出 春英读懂了 自 己 的诗 , 理解 了 自 己 复 杂 的心情 。 你 看 , 她


那紧闭的嘴唇 , 不 正 是在为 自 己 的遭遇抱不平吗 ? 她那 深邃的


目 光 , 不就是对恶 势 力 的切 齿痛恨 吗 … … 只有她懂我 的心 情 ,


从而也才懂我的诗 。 我 以前写过 多少诗 , 也送给一些同学看过 ,


但他们不是不拿它 当 回事 , 就是给牵 强附会地作为 批判 的活 靶


子 。 只有她 , 这位坐在离我 不远处的年轻女子 , 我 的 同 学 、 孩


子时代的朋友 , 最理解我 , 最懂我的诗 。
    

诗 , 这个简单的名词 , 它却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 简单 , 它有


时是号召力极强的战斗号角 , 有时 又是柔情绵绵 的红线 , 有时是


激发人们士 气的力量 , 有时 也是喜 、 怒 、 忧 、 思 的 自 然流露 。 尹


怀志的这首简单而平常的诗 , 却像一根长长的丝线 , 把两颗隐隐


相通的 心连到 了一起 , 使两个人有些心心 相印起来 , 这大概就是


诗的魅力吧 !
    

雨 , 不 知什么 时候停了 , 乌 云也渐渐退 去了 很多 。 快要靠


山 的落 日 , 又从云 中钻了 出来 , 四 围 山 色沉浸在血红 的残 照里 。


船早靠了岸 , 但是他们并没有察 觉 , 连往常 春英最注意的那船


靠岸 时有力 的一撞 , 今天 , 她也丝毫没有感觉到 。 何大 爷轻轻


地叫 了 他俩一声 , 他 们谁也没有 听 见 。 老 人 是很懂得人 的感情


的 , 他望着 眼前 的这 一对 男 女青 年 , 来来往往 , 他渡 了 两 年 ,


两年中 , 他看到的只是他俩互相 尊 重 、 互相 关心 , 从未 有 过任


何 冒 昧的 行动或是 口 角 , 每每讨论的都是学 习 上 的问题 , “ 别惊


扰他们吧 ! ” 他轻轻坐 了下来 , 装了 一袋旱烟抽起来 。
    

大概是太阳光照着他们 的眼睛 了 吧 , 两人才从沉思 中 醒来 ,


猛一抬头 , 两股 目光刚好相 对一碰 , 他们 的脸都刷 地红 了 , 于


是 , 他们又都慌忙低 下 了 头 。 他们 的举动 , 何大爷在 旁边看得


清清楚楚 。 他从嘴里取下旱烟锅 , 捋着 山 羊胡 子咯 咯地 笑了 起


来 : “ 靠岸 了 , 你们走吧 , 看 , 那边又有人要过河了 ! ”
    

老 人这 一笑 , 可把两个青年给 窘住 了 , 他们 慌忙起 身 , 付


了船钱上路 。 当 他们 回 首 向老人道 别 时 , 老 人站 在船头 , 双手


握着撑船的篙竿 , 笑哈 哈地说 : “ 你们两人二天可别忘了请我老


头子吃喜酒哇 , 啊 !”
    

“ 大爷 , 你… … ”




    “ 算了 吧 , 我 明 白 得很 , 快走 , 湿衣服焐 久 了会 着 凉生 病


的 。 ” 说罢 , 他拨起篙竿在岸上一点 , 船就离岸 了 。


2
    

怀志 、 春英下 了 渡船 , 不知不觉地又走 了 两 三里路 。 因 为


刚才何大爷的一番话 , 他们二人都有些不好意思 起来 , 谁也不


好先开 口说话 , 只是各 自 的心里都在想着心事 。
    

他们 又翻 过了 一道矮矮 的 山 岭 , 家 乡 大 队就在对面 山 上 。


虽说是仲夏季节 , 但山 上 的景色却并不葱 茏荫郁 , 光秃秃的 山


顶上 , 生长着稀稀落落 的 几丛刺草 。 梯 田 、 坡地和 散落在 坡坡


坎坎上的茅草房人家 , 都让人一 目 了 然 。 人人都说家 乡 是可 爱


的 , 可是 , 也许是阔别 的缘故 吧 , 此时此地 , 他们看着 自 己 的


家 乡 面貌 , 心 里却隐隐地有了 一种别样的感觉 。
    

怀志和 春英该分手了 , 春英把背包往石头上一放说 : “ 歇歇


吧 , 走得太累 了 ! ”
    

“ 对 , 是应该歇歇了 。 ” 怀志有些不很 自 然地 回 答着 , 眼 睛


却还在望着家乡 的一切 , 他心 里想 : 这 , 就是我们 将要去生活 、


去战斗 的地方 。
    

“ 春英同学 ! ” 怀志把 “ 同学 ” 二字喊得特别 响亮 , 好像生


怕对方有什么误解似 的 ,  “ 回 到家乡 , 你还 有 些什么 新的打 算


吗 ? ” “在前天的表决心 大会上 , 我 已 经讲得很清楚了 , 我一定


立志务农一辈 子 , 扛一辈 子锄 头 , 真 正 地滚一 身 泥 巴 , 当 好贫


下 中 农的小学生… … 另外 , 我在想 , 可 否利 用 我们 在学校学 到


的东西 , 把大队 的业余文艺 宣工作搞起来 , 你说呢 ? ” 停了 停 ,


她又说 , “ 反正 , 贫下 中农叫 我们 干啥 , 我就一定干 啥 , 而且努


力 把它干好。 ”
    

“ 我也是这样想的 , 不过 , 刚才何大爷的话倒使我产 生 了一


个疑团 , 你不是说和贫 下 中 农一 起 , 扛一辈 子锄头 吗 ? 但你想


过没有 , 贫下 中农他们不识字 , 这是旧 社会黑暗 的社会制 度 造


成的 , 可我们 , 是新中 国 的 高 中 毕业生呀 ! 难道也就只安心 于


扛一辈子锄头 吗 ? ” 怀志望了 望家乡 的一切 , 又 回过头 来看了 看




春英 , 显得若有所思起来 。
    

“ 看来 , 你身上 的臭知识分子味道还不少呢 。 按你 这样说 ,


那不是轻视农民 , 瞧不起贫下 中农吗 ? ” 说这话时 , 春英那微笑


的脸上 带着 善意但却使人难 以捉摸的神情 。
    

“ 不 , 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, 我是说 , 咱们 回 去后应该起一点


特殊的作用 , 给大家 做一点 事情 。 比如 你刚 才所说的文 艺宣 传


之类的 , 你能唱 、 能跳 , 某些方面我 也还 能凑合 , 至少 还能为


你伴奏 。 此外 , 我 在想 , 在科学种 田 方面 , 我们是 否也还可 以


做点事情 , 还可 以帮 助生产 队里搞一些规划 和把学 习 室 办起来


什么 的 。 而不能只安 分于扛一辈 子锄头 就行了 , 我们应 该做有


知识的新农民才对 , 你说是吧 。 ”
    

“ 你说的何尝不是 , 我也 曾 经这么 想过 , 可 就是有 些顾虑 ,


怕搞不好 , 或是得 不 到 支 持而 失 败 , 那样 , 就会遭 到别 人 的


讥笑 。 ”
    

“ 用不着顾虑 , 也不要去怕别 人讥 笑 , 在战 争 中学习 战 争


嘛 , 我们只要 谦虚谨慎 , 边学边干 , 我想 一定会干 好的 , 我 敢


说社员 们一 定是会支持的 。 再说 , 生产队 长不就是你哥 哥吗 ?


他又是大 队党支部书记 , 听说 , 他在群众中 很有威信 , 我相信 ,


他一定会支持的 。 春英 , 你可 知道 , 我们 的家 乡 还并不富 裕 ,


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 落后 面 貌呀 ! 不然 , 一代又一代 , 一年复


一年 , 山河依旧 , 农民 的生 活 仍旧 是艰苦的 , 这难道不使我 们


感到惭愧吗 ? … … ” 尹怀志 说得激动了 , 他越 说越起劲 , 越有


精神 , 两 只手还不停地 比划着 。
    

他 的话把春英感动了 , 她倏地站起来 : “ 对 , 怀志 , 你说得


对 , 我们一定团结一心 , 同 大家一道加油 于 , 来改变 这贫 穷 落


后的 山村面貌 。 ”
    

“ 好 , 我们晚上就去找你哥哥谈 出我们的想法 。 春英 , 你说


好吗 ? ” 怀志激动地张开双臂 , 差点 儿抱住 了春英 , 但他猛然 记


起了春英是一个姑娘 , 又 想起了 何大爷的话 , 脸一 红 , 忙一下


子把已 经伸 出 的手 向外一平摊 , 然后迅速地收了 回来 。
    

“ 不过 , 哥哥那个人 , 我不大喜欢他 , 他有些 … … ” 春英并


没有注意到怀 志的举动 , 只是低着头说话 。
    

“ 你不喜欢他 , 那可是你自 己 的事 , 我 们应该以 大 多数人的




利益为重 , 再说 ,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, 你应 该相信群众的 力量 ,



对吗 ? ” 怀志仍然是那么兴奋 。

    

“ 但愿如此 , 反正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, 不辜负党 和人民 这



么多年来对我 的教育 。 ”

    

“ 这就对了 。 ”

    

“ 不过 , 今天 回去 以后估计已经很晚了 , 就明 天再说吧 ! ”

    

“ 也好 。 ” 停了 停 , 怀志又 说 ,  “ 春英 , 愿我 们做长 空 的雄



鹰 , 在这大有作为 的广 阔天地里展翅翱翔吧 ! … … 哎 , 你的文



学素养好 , 而且才思敏捷 , 在这快乐 的 时刻 , 你一定有诗一样



的情思吧 , 何不来上一段 , 以抒发我们内 心 的喜悦之情 。 ”

    

春英的心情本不像怀志那么激动 , 但是 , 她也觉得有话要说。



要知道 , 她在学校业余文艺宣 传队可是 出 了名 的诗歌朗诵高手和



节 目 主持人。 她望着不远 的家乡 , 略思 片刻 , 然后激情充沛地朗



诵道 :

  

啊 ! 美 丽 的 家 乡 ,

  

辽 阔 的 沃 土 ;

  

多 少 年 来 ,

  

您孕育 着人类 的 文明 ;

  

滋养 , 哺 育 着我 们的 父 老 乡 亲 。

  

您是供给我们 的 衣食之源 ,

  

您是我们 慈 祥亲 爱的母 亲 。



春英还没说完 , 怀志接了 下去 :

    

但是 , 随着 岁 月 的 流逝 ,

    

您 的 黑发已 经 变 白 ,

    

逐渐衰老不 够年 轻 。

    

为 了 您 改 变 旧 颜 ,

    

为 了 您焕发青春 ,

    

我 们将 用 勤 劳 的 双手 ,

    

来把您 的 衣冠修整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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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将依靠 大 家 的 力 量 ,


使您重新振作精神 。


但不 知——


您 能否 容下我们 这些学 飞 的 雏鹰 。
    

说完 , 他们都不 约而 同地鼓 起掌 来 。 怀志用他那双深邃而


充满希望的眼睛 盯住 春英 , “ 现在就让我们来做这展翅奋飞 的雏


鹰吧 ! ” 春英也被他冲动 的激情感动 了 , 她注视着 自 己 面前这个


气宇不凡的小伙子 , 好像他们 过去虽有十 年 的交往 , 但都没有


今天这短暂之间 相互了 解得这么深透似 的 。 她的 目 光有 时遇 上


了 他的 目 光 , 但他们 相互都没有 回 避 , 这 目 光是希望的光 , 也


是一个人真挚情感 的流露 , 它 天 真 、 纯洁 , 给人一种无形 的力


量和相互 的鼓励 。 这 目 光又好 比 一根无形的线 , 在把他们俩的


心往一块系 , 往一处拉 。 春英还 是第一次看到 怀志那豪爽性格


和年轻人充沛活 力 的真情表露 ; 而怀志 呢 , 好像也才是 第一次


较为深刻地领略到 了 春英那超群 轶伦 的才华 。 他们 彼此的心 照


映着 , 跳荡着 。 此时此情 , 船 工何老头 儿 的话又像一块石头 一


样击破了他们 双方心灵 的爱情坚 冰 , 爱情的 春水 溢 出 了 深潭 ,


荡 出 了胸腔 , 充满了 全身 。 但是 , 他们谁也没有说出 这个 “ 爱 ”


字 , 所有 的话语 , 所有的激情 , 都只是在默 默 的相互感应之 间


传递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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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志 和春英分手后 , 各 自 又走 了 一段路 , 天快黑时 , 便都


到了 家 。 怀志走上院坝坎 , 家里没有人 , 门关着 , 但没有 上锁 。


他推门 进屋 , 把个半干半湿的被盖卷儿放在 柜子上 。
    

夜色朦胧了 , 雨 后 的蚊子嘈得就如蜂群一般 。 怀志觉 得 口


有点渴 , 他想起 了 屋后菜园子里有黄瓜可 以 充饥解渴 , 正 想要


走进篱笆去摘 , 突 然从园 子 里传来 了几声猛烈 的咳 嗽 , 是母 亲


的声音 , 他一惊 , 忙喊道 : “ 妈—— ”
    

“ 哎—— ” 一个粗而低沉的老太婆声音答应了 , 紧接着又是




一阵剧烈的咳嗽 , 但她竭力控制住 自 己 说 ,  “ 你回 来了 , 志娃 ,


怎么走黑了 ? ” 说话的 声音里还 带着急促的气喘 。
    

“ 就是呀 , 妈 , 你在忙啥 ? ” 儿子问 。
    

“ 弄把猪草 , 就回 来 , 你的衣服怕 淋湿了 吧 ! 还不赶快 回 去


换换 。 ” 老太婆 十分关切 儿子 。 紧接着 就是一 阵 窸窸窣窣 的 响


声 , 从茂盛的包谷叶和藤蔓缠绕的豇豆丝瓜藤下走 出 一个人来 。


她既黑且瘦 , 颧骨挺起老高 , 眼 睛深陷 着 , 打 皱的脸皮活像一


个干缩了 的柚子壳 。 干 柴棒似 的手臂上挂着 一个半新 的 竹篓 ,


里面装了些什么 , 不十分清楚 , 喉头上就如拉木锯一般 , “ 哼哧


哼哧 ” 地 喘个不停 。
    

怀志看着站在 自 己 面前如 骷髅一般的母亲 , 心里 犹如 被针


扎着一般 。 他深情而低沉地喊 了一声 :  “ 妈——你又病了 … … ”


剩下 的话他没有再说下去 , 从母亲手里接过了猪草篓 。
    

“ 唉 , 我这是老毛病 了 , 不要 紧… …肚子饿了 吧 ? ”
    

“ 没有 , 只是有点渴 。 ”
    

“好 , 妈这就回 去给你烧 口水喝 。 ”
    

母亲偏偏倒倒走 进灶房 , 黑 暗 中 摸出 火柴 点燃 了 煤油灯 ,


重又 洗了 锅 , 掺上水 , 然后去灶膛点 火 , 不多 的 一点 湿柴 老 点


不燃 , 母亲只好去铺枕下抽 了 一把谷草 来点 着 了 , 并用力 “ 哔


剥 哔剥 ” 地拉起风箱来 。
    

怀志洗了 脸 , 换好衣服 , 母亲 已 把开水烧好 了 , 还特地在


碗里给儿子放 了 点红 糖 。 这时 怀 志 的父 亲也 回来 了 , 父子俩又


相互 问寒 问 暖 , 说 了一 阵话 。 父亲 和母亲 不一样 , 脸上 、 手上


都肿起老 高 , 在灯火 的光照 下 , 脸上还 明 晃晃 地发亮 , 说话也


是有气无力 的 , 看得出 , 身体已全不像前几年那样好了 。
    

“爸爸 , 你病了 ? ”
    

“ 唉 , 不去提了 … …你们毕业了 吧 ! ”
    

“ 嗯 ! 你主要是… … ”
    

“你爸爸是水肿病 , 已经很久了 。 唉 , 我看要把个人拖死 。 ”


母亲 长长地叹了一 口 气 。
    

“ 只有你嘴快 , 人家志娃才 回来 , 你啥事 嘛 , 也不让娃儿歇


歇 。 ” 父亲嗔怪母亲了 。
    

儿子望着两位老人 的容颜 , 回 味着两位老人的话语 , 他放




下碗 , 把 呷在 口 里的 一 口 似甜又咸的水咽 了下去 。 这哪 里是一


口水 , 简直 是一 口 苦药 , 是一把钢 针 , 他 双唇 紧 闭 , 再 不 说


话了 。
    

母亲在 黑暗 中 出 门去 了 , 父亲坐 在板凳上往旱烟 锅里装烟 。


他们又说了 些无关紧 要的话 。 豆 大 的煤油 灯火在 桌 上跳跃着 ,


微弱 的灯光照在父子俩的脸上 , 忽闪忽 闪 的 , 夜显得很静 。
    

突然 , 只听屋后菜园子里 “ 唉 哟——” 一声 叫 唤 , 接着 就


是一阵 咳嗽 。 父亲说了声 “ 糟了 , 你妈出事 了 ” , 丢 下烟锅 就冲


出 了 门 , 怀志也跟着跑出 了 门 。 只听母亲在说 : “ 哎哟 , 我 的脚


被蛇咬 了 ! ” 黑 暗 中 , 父亲 大 叫 一声 奔过去 扶起母 亲 , 怀 志帮


着 , 左邻右 舍 的 人闻 讯也赶来了 不少 , 都手忙脚乱地帮 着忙 。


隔院的白 胡 子张大爷说 , 非得要 把那条蛇找到 打死不可 , 不然 ,


它就要在洞 门上吹三天 , 病人就要肿 疼三天不说 , 还特别危险 ,


弄不好会要命的 。 张大爷的孙子牛娃子 拿着火把和 使牛 棍去包


谷地里找 了半晚上 , 也没有 找着 那蛇 的影子 。 张大爷又 说要找


来麻线把伤 口 以 上处 绑起来 , 不 然 , 蛇毒 就要 向 全身窜 。 怀志


父亲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, 便照 张 大爷 说的做了 。 那麻线捆 在


皮骨上 , 母亲疼得钻心 , 也疼在 怀志 和父亲 的心 上 , 还不到 半


个钟头 , 母亲的脚肿成了 一块 “ 蒸馍 ” 。 怀志 又只好和牛娃子一


起去找 医生 。
    

张 大爷带着几分责备的 口 气说 : “天 这么黑 , 还到菜 园子里


去做啥嘛 ? ” 母亲吃力地说 :  “ 不怕你老人家笑话 , 今晚志娃 回


来了 , 家里没有一颗粮下锅 , 晌 午 我摘 了 几 根丝瓜 , 原 准备今


天 晚上吃 , 但儿子走 了 半天路 , 又 怎 么行 呢 ? 所以 我 准 备去 掰


几个嫩包谷磨了 炕几个饼饼 。 哪 晓得走拢才掰 了 几个 , 不想脚


下踩到 了那东西 , 它在我腿上一缠 , 咬 了我一 口 就跑了 。 ”
    

张 大爷和大家都长叹一声 : “ 什么笑话 , 谁不知道你们 是会


当家的人啰 ! 这几年 , 哪个 家里 又不是这样的 呀 ? ” 说起生活 ,


大家都觉得为难 了 , 今年 , 队上 除 了 个别 户 而外 , 谁家 都是在


等一顿吃一 顿 , 又 岂 止怀志 他们 家里是这 样 。 张 大爷说他家里


还有点包谷面 , 考虑到一会儿医 生来 了 又要 煮 饭 , 便叫 儿媳妇


去 家里 拿了 过来 , 总算可 以解解燃眉之急 。
    

一会儿 , 医生来了 , 他看过蛇伤之后 , 给怀志母亲打了 针 ,




调了 黑糊糊 的一团膏药敷在伤 口 上 , 又开 了 些 口 服药 , 叫 一定


注意休息 , 有什么 就再找他或是去 公社卫生 院 , 并且说可能 要


一星期左右才会消肿 , 要完全好时间还会更长些 。
    

父亲 去剁 了丝瓜 , 煮 了点包谷糊糊 , 医生说他才吃 了饭 的 ,


不吃 , 一家人总算又糊弄过了一顿 。
    

这一夜 , 各人心 里都在想着各 自 的心事 , 因 此 , 一家人话


特别少 , 也总是说不十分融洽 。 夜已 经很深了 , 可 是怀志 还没


有入睡 。
    

第二天 , 怀志按计划 要到 书 记史正 仁那里去 报个到 。 他起


了个大早 , 先到 母亲 床前去 问候 了 几句 , 便匆匆 向史正 仁的家


走去 。
    

一路上 , 怀志尽力 把昨晚 上发生 的 和 回 到家里所见到 的一


切都忘掉 。 他是想到了 在史 正仁那里要说 的话 , 还有他和春英


的打算和想法 , 至于那些寒暄的话 , 他没有去多想 , 在他看来 ,


通过无数次运动锻炼出来的干部应该一定是正直 、 大公无私的 。


自 己 决心 回 乡 务农 , 和广 大社员一起 , 改 变农村面貌 , 难道史


正仁作为一名 党 的干 部 , 他会不支持吗 ? 更何况还 有春英也在


其中 ? 于是 , 他又想起了 春英 。 春英是 史正仁的亲妹妹 , 自 己


过去虽然 和她同窗十 年 , 但说实在 的 , 真正地 了解春英还 是莫


过于 昨天的接触和 交谈 。 她的相貌是那 样端庄 , 她的学识也那


样渊博 , 她的性格是那样温顺 , 她的为人是那样正直 。 十年啦 ,


这十年 , 我们 之间 是 同学 、 同 志 关系 , 但 现在 细细 回 味 起来 ,


这同志 、 同 学关系都还有些不够格 。 请你原谅吧 , 春英 , 过去 ,


我尹怀志 确 实 很少对你有 过关心 和 照顾 , 可 是 , 这 不能 怪我 ,


谁教你处处都是那 么优秀 呢 , 我是想帮也帮 不上 啊 ! 再说 , 我


们之间还有着一条性别 的鸿 沟 。 但是 , 你知道 吗 , 我 的心灵深


处已 经给你留 下 了 一个位置 。 你在我 的 心里 , 简直就是一朵鲜


花 , 一支畅想 曲 , 一个惊叹号 … … 可是 , 我 却不敢 冒 昧地说一


声 “ 我爱你 ” 的 话 , 原 谅我吧 。 因 为 现 在 已 经很少有 人提到


“ 恋爱 ” 两个字啦 , 那么 , 你叫 我又怎 么说呢 ? 难道说 : 我们 结


婚… … 哎呀 , 简 直不 敢想 。 想到 这里 , 怀志突 然 又觉 得 自 己 的


灵魂有些肮脏 , 这哪里是今天 的一个青年人该想的呀 。
    

“ 汪——汪—— ” 一阵急促 的狗 叫 声把怀志 的遐 想打乱了 ,




他一惊 , 史正仁的宅 院已 在眼前 。 这是一套 新修的簸箕 口 瓦房 ,


前边还 打了有一人多 高 的院墙 , 周 围长着 几大笼慈竹和儿棵高


大的香樟 , 整个院 落气派而 宁静 , 和周 围光秃秃的 山 坡 比较起


来 , 显得很有些不协调 。 尹怀志这才猛地想起 , 史正仁是书 记 ,


是前进大队唯一的一把手 , 同时 , 他又 还 兼着所在生产队 的 队


长 , 究竟是该叫 他书记呢 ? 还是叫 队长 的好 ? 最后他决定 叫 书


记 , 因为书记毕竟是管队 长的 , 官职比 队长 大 。 他 曾 经 听人说


起过 , 现在 , 很多 人非 常 看重 自 己 手头 的 一点 儿小小的 权力 ,


谁要是稍微对他们 的这 种权力表示了 亵渎 , 那他们将会极 度不


满 , 甚至会寻机报复 。 这当 中 , 自 然也包括称呼 在内 。
    

狗 咬得更厉害 了 , 怀志 透过半开着 的围 墙大门 向 史 正仁家


的 院坝里望了 一眼 , 只见 春英还 正在做早操呢 ! 她那苗 条 的身


材 , 刚劲柔和的动作 , 看上 去是那样 的 引 人注 目 。 她并没 有注


意到 狗在 咬谁 , 也没 有注 意 究竟 来人没有 , 因 为 她知道 狗 是咬


惯 了 的 , 猫儿过 、 雀儿飞 它 也得狂吠一 阵 , 狗 咬不一 定都 是来


人了 。
    

“ 狗 咬谁 ? ” 倒是春英的母亲从屋里 出来说话了 。
    

“ 是我 , 大婶 , 你们好 ! ” 怀 志 站在院 墙 门 外应着 , 他警惕


地盯着 门 口 , 生怕那条大黑狗会 突然猛蹿出来咬他一 口 。
    

“ 怀志 , 你来了 , 这么早 ? 快来坐… …黑熊 , 滚开 , 看我不打


你的皮 。 ” 春英见是怀志来了 , 忙迎了上来 , 一边慌忙把半 开着 的


门全部打开 , 一边制 止还在狂吠 不停 的大黑狗 , 同时 和怀志 说


着话 。
    

“ 哪有你早 , 你不是已 经做完早操了 吗 ? ” 怀志 笑笑 , 和 春


英说着话 。
    

“ 噢 , 是志娃呀 。 你这么早 ! ” 春英母亲 听见他们说话 , 也


出来 和怀志打招呼 。
    

“ 不早 , 大婶 。 ”
    

说话间 , 春英已经用 一根细细 的铁链把黑狗 拴到 了 离 人较


远的柱头上 , 忙又 进屋搬了 把椅 子出 来让怀 志坐 下 , 然 后 去 敲


她哥哥史正仁的房 门 。
    

“请你暂别打扰他 , 想是工作忙 , 太累 了 , 我们 等会儿不要


紧的 。 ” 怀志 连忙阻 止春英 , 这时 , 他想起 了 一位名 人说 过的




话 , 打扰别人睡眠是最不礼貌的事情 。
    

天 已经大亮 了好一阵子 , 对面 的 山 顶 已 经染上 了 一 层淡 淡


的玫瑰红 , 但还看不见太 阳 。
    

春英 自 己又 抬来个凳子 , 在 离怀志 不远处坐下 , 两人又谈


些无关紧要的 话 。 也许是在 自 己 家里 的缘故 吧 , 春英显得落落


大方 , 怀志反倒觉得有些腼腆和拘束 。
    

一会儿 , 春英的嫂嫂李琼珍从园子里弄 猪草 回来 了 。 她的


下半截衣裤被露水 打湿完 了 。 她 和怀志 打过招 呼 , 放下背 篓 ,


洗了手便去热洗脸水 。 水热好后 , 又 打了 一盆给 男人史正 仁端


去 , 然后悄悄地退了 出 来 。 这一 切 都是在 默无声息 中 干的 。 隔


了一阵子 , 史正仁 的屋里有 了一 阵轻微 的 响动 , 接着是伸 懒腰


的声音 , 老半天 , 门 开 了 , 史正仁端着洗漱盅 , 拿着 牙刷 出来


了 。 他上身穿一件背心 , 下 穿一 条短裤 、 一双拖鞋 。 他个子不


高 , 那一层不很 白 的 肉 皮里边 , 好像尽 都包裹 的 是油 脂 似的 ,


年纪虽然才不过三 十来岁 , 却 已 经是大腹便便 了 , 看上去 , 很


容易让人想起刚 刚 灌 好还没有经 过烘晒 的香肠 。 再看他的脸 ,


这是一张显得阴 沉 , 随 时都带几分怒色的威严 面孔 , 一 双浓 眉


下 , 眼球深嵌在 肉逢里 , 两片 厚嘴唇翘起老高 , 犹如两 块被 烟


熏过的腊肉 。 看看他 , 再看看春英 , 怀志无论如 何也不可 能把


他们俩联 系到兄妹上去 的 。 史正 仁看也没有 看一眼院 坝 当 中 这


位登门拜访的不速之客 , 自 顾走 向街沿边去刷起牙来 。
    

“ 史 书记 , 你好 !” 怀志 恭恭敬敬地站起来 叫 了 一声 , 同 时


向前移动了 几步 。
    

“ 噢 , 来了 ? ” 史正仁把一 口 牙膏泡吐 了 出 来 , 脸上 很不 自


然地堆起一丝笑意 , 并且拿那双猫头鹰眼 睛上 下 打量 了 怀志一


眼 , 就又干他的漱 口 大事去了 。
    

在史正仁看来 , 这些登门拜访的人都是有求 于他而来 , 所以 ,


在他们面前 , 他从来也就没有客气过的 , 更何况 站在 自 己 面前的


是一个黄毛小子 。 他有时甚至要故意在这些来 人面前派头些 , 特


殊点 , 以 抬高 自 己 的身份 , 显摆一下 自 己 , 亮一亮 自 己的威风 。


他从来没去想过这样做是否会激起别人的厌恶和不满 , 他根本 就


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态度 。 他知道只有这样 , 才有人尊重他 , 同时 ,


要是有人厌恶 自 己 , 自 己也才能在这些人面前毫不客 气 , 也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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